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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具列传渔具列传》：》：野史与渔具的双螺旋野史与渔具的双螺旋
□□杨士超杨士超（（回族回族））

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对
于每一位诗人而言，如何安置自己心中的家
乡，始终是无法绕开的书写主题。于李白而
言，故乡是与明月对举的孤独沉思；在杜甫笔
下，故乡是漂泊中的家国忧喜；在海子那里，故
乡是原型式的诗意栖居；而对余光中来说，故
乡是隔着距离的深深愁绪……作为一名少数
民族诗人，吴颖丽的诗总是围绕和故土母题有
关的一切进行思考、求索，她的诗没有“为赋新
词强说愁”式的矫揉造作，始终显露出坦率真
诚的美的气息。作为一名走出故乡的远行之
人，她既对故土怀着深深的眷恋，又能以积极
明朗的态度直面现实人生，从淡淡的愁情中绽
放出明艳向阳的花朵，带给读者丰富而充满希
望的审美余韵。

例如，在《曾经明亮的生活》一诗中，作者
从“我”这一主体出发，以个体拥抱生活，以畅
言达情的姿态进行直抒胸臆的表达，诗歌的情
感基调是欢快明朗的。开头处被重复运用的

“热爱”，是诗人心中“明亮生活”的因缘，而“热
爱”直接指向的是行走的生活，即从平野和田
埂到山川和牧歌，地点的转换背后是人生轨迹
的延长、视野的扩大和心灵的充盈。在“这点”
和“那点”之间，远行之人切实地感受到了天高
地阔的自然壮丽之美，与此同时，“天之高”“地
之阔”何尝不是人生在横纵双向上本应被扩充
的模样？人的生活并不该有被规约的界线，诗
人也正是在远行的经历中感到，心灵仿佛被

“穿透”了，眼中一切是明亮通透的，自由之下
仿佛可达无垠之处。诗中所用“穿过”一词，机
警生动，使得与之相关的前后文顿时鲜活起
来，这一语言的使用与同为女
性抒情者的希腊诗人萨福曾
在诗中描绘过的“痛苦穿透
我/一滴/又一滴”形成了手法
上的呼应与情感上的对照，由
此一来，读者对诗歌情感的体
悟便更深入了一层。

远行之途，是否只有对未
知的遥想？诗人据此提出“过
去”在人的生活中被如何安
置。过去与回忆，不是有意识
地被叠放在某个已命名的空
间，而是在当下甚至在未来恍
惚其影。可以说，过去永远鲜
活地存在于现在中，是此刻赋
予了逝去之物以意义。解构
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曾提
出“重复理论”，用“柏拉图式
的重复”与“尼采式的重复”意
指真实性上的摹仿性重复与内在形式与本质上的逻辑重复，并指出
两种基本的重复现象具有既相互对立又互相缠绕一体的复杂关系。
由此看，过去在当下的显影既有物质实体的现实关联，也有内在逻辑
的情感呼应。在此诗中，“无名的小站”“列车”“小窗”和“灯火”勾起
了远行途中的“我”对过去的回忆，往昔以偶然的方式重复于当下，

“你”从个人历史尘土中“复活”。或许，和“你”有关的记忆与小窗灯
火的布景有所联系，我们曾经也在窗下点灯夜谈，因此“我”怀念起

“你”。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黄昏的村落下，列车上车窗与灯火营造出
的幽静安宁使“我”的心在奔波的旅途中获得了片刻的澄净空明与沉
穆静思，这样的情感体验似乎一直埋藏在心中那片久未驻足过的空
间，如此看来，“你”或许是“我”的故友，但更像是“我”的故土，那块生
养我、带给我安宁和平的土地，无论“我”走到哪里，心中始终牵怀的
依然是那份最初的纯粹与美好。

最后，无意识的情感波动使“我”意识到，心灵归处是故乡。拨开
生活的表象，借由无意识的自由联想，“我”得以更接近本质与真实，
明白了所爱的不是远行的新鲜感，也不是风景下张扬的自由与崇高，
这样的生活固然明亮生动，但不及所谓的“曾经”。那里有“我”从何
处来的答案，有“我”何以为“我”的根源，有“我”应往何处的密语。那
些逝去的生活依然在记忆中明亮，并将如灯盏般照亮“我”未来的路，
教“我”去热爱、去体悟。诗人们从故乡来，回故乡去，看似循环的轨
迹，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其中的过程。那丰富的情感告诉我们，要
不畏伸长枝叶，亦勿忘扎稳心灵的根。

又比如《花神》一诗，诗人用“花神”这一具有原始色彩的意象结
构全诗，表达一种意识深层下的体验与感受。如果从原型的角度出
发，“花神”接近于大地母亲原型萌芽出的意象，代表包容、宽怀、慈爱
和广博。诗中的“花神”即是以慷慨的赠与者形象存在着，“赠我以随
风轻扬的暗香”，“轻抚我的梦乡”，给予诗人温柔轻渺的愉悦感。如
果说此诗是诗人投入自然、享受自然之美以及与之统于和谐的绝佳
例证，那我们也能从中挖掘出这一赞美行为背后的人文价值。换句
话说，“花神”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情感的归属，甚至是理想家
园的建构。进而推想，那“温柔光顾”“悄然驻足”的，或许是诗人在心
灵深处对家园故土的呼唤与回归。

而在《额尔古纳河的清波》中，作者的因梦而起，同样是她在无意
识中对故土的回归。梦中的额尔古纳河代表着“我”的出发地、“我”
最初的家园，同时这条绵延流淌的河也化身为一个包容博爱的倾诉
对象，静静地倾听着“我”的呓语。它的清波是一面来自过去的镜子，
折射着作者当下的心灵处境。这其中“我”依然“秀发如漆”，过往的
一切“从未老去”，象征着作者“恋母”的情结，渴望一切都回归到未被
破坏的状态。同时，“我”也深刻地感受到如今的自己又有所不同，

“我”是浸润在过往中的、不断从中汲取勇气的新的生命体。从某种
意义上说，“我”在观照自我的同时也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故土，在距离
中，“我”看到了滋养我的河流何等的充满力量，懂得了它曾经宽厚的
养育及其带给我的无法抹去的影响和意义。正是有如此有力的支
持，“我”才得以无所畏惧地跋涉千里，与路途中的一切困难波折作坚
韧的斗争，“愿与所有的冷热欣然相遇”。总的说来，额尔古纳河的清
洌滋润了“我”的人格，使“我”能始终坚持自我原则，不与世俗合污，
它的宽厚则养育了“我”的脾性，使“我”在纷扰的世事中不过分计较
得失，宽以待人，忠厚而不失威严。全诗通过梦中“我”与额尔古纳河
的相遇、梦中的所见所得以及梦后置此梦于现实中产生的体悟，抒发了

“我”对故园深厚的感情，表现出远行之人与故土之间不可割裂的紧密
联系。诗人能通过升华个人情感，在当下与过去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
以此坚定自身立场与信念，不仅是一种有效的“还乡”方式，也更深刻
地提出了个体如何在不断改换的环境中立身处世的重要命题。

从故乡影、故乡形到故乡情，吴颖丽用诗歌向当代人生动地诠释
了如何追寻远方、平衡当下与过去，并最终回到故乡。还乡并不意
味着一定要固守某一片土地，而是在情感上认同过去，找寻初衷与
自我，索取的同时给予回馈，在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乡
土情结不仅是人与土地的联系，更是人与记忆、与文化、与自我的联
系，在情感上脱离故土的人便会像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般早早地走向
毁灭。由此看来，吴颖丽的诗歌可作为当代人改善自身精神状态、调
整自身文化处境的一剂良方。

盛文强常年行走在东海之滨，用时间
的维度丈量空间的宽度。他遭遇海风、鱼
虾和潮汐，海风里有鲜为人知的呼啸和私
语，鱼虾是古老渔猎民族在今世的化身，
潮汐裹挟着无数孤独的生命来了又去。
于是舟楫、网罟、钓钩便都有了灵性，它们
亦真亦幻，介于生存和理想之间，我们从
渔具身上看到了并不完美的自我。

《渔具列传》的文本实验性，在于以海
上渔人常用的捕鱼工具为载体，将东海的
野史附着其上，将渔具与奇人异事紧密结
合。如《船之眼》的开篇便是“一堆乌黑的
铜钱堆在火炕上”，引发对这堆实物的想
象：“铜钱上布满了无数死者飞旋着的指
纹”。接着开始讲百年之前的故事，一名
乞丐偷走了用来定船的六十枚铜钱，导致
一个海上家族堪堪覆灭。故事讲完，文中
又写：“我至今没有找到那个乞丐，但它却
如影随形。”否定了之前的所有叙述。紧
接着，作者开始想象乞丐夜晚的歌唱，在
末尾终于回到现实：“你知道这是我们家
族最危难的时刻，虽然那时还没有你我，

但我们在彼时彼刻都命悬一线，随时都可
能崩断。”通过时空穿梭与虚实轮回之法，
他令一个简单的故事变得曲折复杂，令人
五内俱焚又怅然若失。

那些绳结、姓氏与歌诀自洪荒时代打
马而来，跋涉浩大的时空来到当下，忽然发
现人性的贪婪、势利、愚蠢与古时并没有两
样，好在它们终究可以活在一本书里。

观察盛文强的叙事，其实非常有趣。
他虚拟出“枕鱼斋主人”，说此书是所谓古
书的扩展版，文中的“我”便是枕鱼斋主
人，而作者作为扩写者，必然要对文本进
行改造，对“我”的视角进行介入。这种状
况与作者在文本中的“隐身”有某种相似
之处。作者想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中寻一
片海洋，不免遭人侧目，在现实中已不堪
其扰，索性在文本中隐身，做一个草人避
人耳目。

他虚拟了一系列的访谈、年谱。《网线直
径：乡土经验与数学模型》《宿四爷曾孙采访
录音》《潮水时间歌诀》《蟹笼考》《何渔隐先
生年谱》等题目，让人很难相信这些东西能

够成为文学题材，作为单独一个篇章，也无
法为之分类，然而它们可以与正文形成对
照关系，使文本更加扑朔迷离。

因为精神同类的稀缺，才甘心练就左
右互搏之术。在《网线直径：乡土经验与数
学模型》中，不难发现对孤独命运的书写，
人和人在本质上是无法沟通和信任的，世
俗的准则也在层层叠加不可控的魔力。

种种现场体验扑面而来，你会发现作
者始终有一条暗线将其串联，那条暗线便
是潜藏的自我。正因为作者有着复杂的
个体经验，才对这些痛苦的体验如此熟
稔，运用起来驾轻就熟，丝毫不显刻意，
所以其行文常常被大段大段的个体抒情
割裂。那些抒情借穷形尽相的描绘来渲
染意象，又用意象带给我们感触，这是古
老的东方审美，但带给读者的体验却是
现代的，让人想到自身的起落沉浮。试
举一例：

“我在夏夜里醒来，摸黑到弄堂口去
吹风，那些发光的巨大钟乳从天而降，整
个世界因此颠倒——它们在我眼前猝然

出现，倒挂或悬浮在半空，仿佛来自遥远
的童话国度，怀揣着不为人知的身世之
谜，随时都会有飞走之虞。走近细看，却
原来是成捆的网线，每根丝线上都有丝丝
缕缕的月光在流溢，流动方向各不相同。”

大量的隐喻和意象打破时空秩序，跳
荡式的通感美学，使抒情连连攀升。在这
里，作者注重表现瞬间的、复杂多变的内
心情绪与印象，挖掘深层潜在意识与无意
识的世界，怪诞、荒唐、梦幻，其中又有自
陈身世的逻辑与理性。在日益芜杂的当
下，他的文本以一种更原始的手稿方式出
场，硬生生楔进了机械时代的熙攘空间。

隐秘的渔具之书，在世上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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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思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
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堪称是伟大的民族壮举。作
为亲历这个时代的作家，更作为脱贫攻坚
新时代新长征第一现场的亲历者，作者在
第一时间书写了这条浩浩荡荡的“新长征
路”，以文字记述了长征路上一个高原乡村
的脱贫历程，驳杂细腻而又质朴宏大。这不
止是一个作家对时代的使命、一个扶贫干
部对国家的责任，更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心
头沉甸甸的艺术良知。

书名中的“长征”，无疑是双关语，既指
曾经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更指举国上
下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伟大历程；“扶贫”
亦是双关语，既是字面意义上的扶贫，更是
主人公在扶贫长征中历经磨练、精神涅槃
后的“被扶贫”。诗意灵动的语言、流畅的叙
事风格，结构出文本内在的艺术魅力，丰
沛、畅达而醇熟。人性化的故事叙述，使得
作品始终沿着女主人公的精神脉络行进，
将她的现实生活、心灵思考和精神突围作
为文本的第一主线，并以此展开一幅时代
的壮美画卷。

女主人公的精神成长历程，使得读者
对文本的阅读充满真切的代入感，生动的
戏剧冲突，使得小说具有了戏剧作品的现
场感。“我”最初带着家庭矛盾的负面情绪
走进扶贫现场，内心无非想着完成上级派
给自己的驻村扶贫任务，同时在远离喧嚣
城市的村落为自己“修复爱的灼伤”。而随
着具体扶贫任务的一项项展开，鲜活生动
的人物一个个出现，在与每个人的交集中，
在每个具体事件的进展中，“我”内心的一
切都开始了潜移默化的深刻改变，对生活、
人性、情感、工作乃至整个人生都有了全新
的认知与思考。曾令自己悲伤、愤怒、绝望
的一己情爱，渐渐化为理解和宽谅，因为

“我”随着精神高度与深度的拓展，渐渐明
白了一个人的一生中，除了一己情爱，还有
太多更庄严、更重大的责任与使命，于是这
条“扶贫长征路”对“我”的精神洗礼得以完
成，说是浴火重生也不为过。在这片高原村
落，在这些视土地为信仰的乡亲中，在脱贫
攻坚的扎扎实实的脚印里，在汗水与泪水交
织的阳光与星空之下，“我”从一个患得患失
的女人、一个只准备完成任务的扶贫干部，
转化成一个灵魂“被扶贫”的人，历经对自我
内在意义与价值的反复拷问，完成了灵魂的
放生与涅槃，并由此寻觅到了“生命的真
谛”，贵重而深刻：“无论如何，我要感恩乡
村。它使我焦躁不安的心静了下来，让我有
时间和空间来安放自己。”

面对伟大祖国脱贫攻坚的铿锵节奏和
浩荡奔腾的态势，作者将一个个体的小我置
放其间，既是线索亦是引子，驻村精准扶贫攻
坚感人、繁复又壮丽的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作品中的主人公以及俄洛村相关扶贫
小组，他们进行细致漫长的调研和走访，耐
心而讲究策略地交流，对每个项目认真讨
论与甄别，如此用心良苦，充分体现出主人
公们对国家扶贫政策的敬畏、对扶贫干部
身份的负责和对村民信任的最大尊重，为
读者呈现出在国家脱贫攻坚战役中，千千
万万战斗在贫困乡村一线的扶贫人形象，
读来引人致敬、令人动容。同样令人动容

的，还有以阿奇爸爸为代表的老党员们。正
是这样一个完整的团队，使得扶贫不再是
一个基本概念，拥有了更深的内涵与外延。
扶贫是扶助真正需要帮扶的人群，让每一
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
子，同时还要坚决杜绝让一些完全可以自
食其力的人钻扶贫的空子，对扶贫形成依
赖，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那就背离了扶贫
的核心意义。扶贫不仅是生活条件上的改
善，更重要的是对人精神上的启迪，让人们
的精神世界真正脱贫，认识到勤劳的意义，
认识到党的政策的伟大和党对脱贫攻坚的
坚定决心，正如文中所言，“这个年代饿不
死勤劳的人”。

作者以诗性的文笔、恳切的表述，将读
者一步步带到扶贫前线的第一现场。从牦
牛养殖项目开始，一系列问题铺展开来，而
问题的出现、发展、解决，构成了一条全新
的扶贫长征路。买牛路上遭逢暴雪，前路被
阻、信号消失，黑夜和暴雪中大家合力推
车，雪泥中跌倒再爬起来，寒夜中的汗水、
歌声、口号、轰鸣的汽车马达，终于冲上山
梁的尾灯，以及忽然出现的狼群、无处可逃
的绝境，及至险象环生之后的劫后余生，这
几乎就是一次微缩版的长征。重生之后是
仙境一样的风光、梦幻一样的神湖与传说，
这一切，又多像这一路的扶贫攻坚长征路，
历经险阻、披荆斩棘，无论如何，永不放弃，
只为之后胜利的彩虹。

细心的读者应该会发现，这部作品中
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亮点，就是几位主人公
基本都是女性。女性群体的形象充溢着自
信和智慧、坚毅和勇气，却也不乏温情、细
腻与笃定，极具时代感染力。在这片川西藏
族的古老土地上，同样身为藏族作家的作
者，一定在潜意识中承袭了一种深沉博大
的母性情结。曾在一些史料中读到，藏族作
为一个男性骁勇的民族，在古代却是一个
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这个社会最初生发
于中亚之游牧部落，随着游牧方式的改变，
渐渐定驻一区，因为草原上居无屏障，易受
外敌入侵，所以男子必须全力保卫家族，而
同样重要的管理账目等工作则责无旁贷地
落到了女性肩上，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以女

性为中心的部落制度。且不去做学术考证，
仅凭作者塑造的高原女性群像，就足以感受
到这片土地上古老而厚重的母性力量。

“我”驻村的第一天，就猝不及防地被
安排在风雪漫天的村里居住。从咽下委屈
到被那个像梦境一样的雪夜彻底震撼，

“我”这一夜的经历，仿佛就是整个扶贫长
征历程的内在寓意。小小的俄洛村，是新时
代的一个大家庭，更是历史进程中一个截
面；是黄河中的一朵浪花，更是高原风雪中
一株坚韧强劲的青稞。村里的第一书记蓝
红梅美丽智慧、贴心周到，有着“风雨无阻
的微笑”，是新时代乡村中旗帜一样的存
在。她火焰一样的工作热情，点燃了这片土
地上的希望，也映亮了村庄的过去，慰藉着
渐行渐远的老一辈。老党员阿奇爸爸睿智
沉着，将一生献给党的事业，卧病在床依然
记挂着村里的项目，并及时出谋划策，是村
里最有威望的乡贤；与之相反的是阿爸旺
波的困顿焦躁，一生的不顺使得老人的生
活窘迫清贫，而桑科妈妈给阿爸旺波送水
磨糌粑的场景，令人感动。“迟暮的人生岁
月，相依为命的每个人都需要帮扶”，作者
如此由衷地慨叹，将扶贫攻坚的外延进行
了更为深刻的拓展。

随着情节的一步步递进，主人公的心
开始更为贴近她为自己定义的“我的新长
征”，女性群像亦更为生动丰满、鲜明立体。
勇敢承担了80头牦牛项目的曼措笃定而
自信，是村里的干部，更是顶梁柱一样的
存在，正是她对牦牛项目的承担，使得俄
洛村有了定海神针。藏族大学生、倾听“月
光落地的声音”的单亲妈妈，善良慈悲、勤
劳坚毅、美人鱼一样的华丹措，是在时代
发展进程中对婚姻做出全新思考与选择的
女性，女性的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第一
次在乡村摆脱了口号式的空洞，在一位单
亲妈妈的月光里获得了脱胎换骨的重生。
华丹措自主完成了对传统婚姻的解构，云
淡风轻中传递着一种隐隐的震撼。

同样震撼人心的，还有达摩山庵堂里
超然尘世的华丹拉姆、俄色拉姆，“仿佛身
体和灵魂都飘向了深不见底的浩瀚夜空”，
以及那座如真似幻的达摩山尼姑庵堂。这
一组女性群像，使得母性的力量再次于大
地之上升腾而起。古老的力量原来从来不
会消失，它不止为曾经长征路上的战士提
供生命的护佑，为今天扶贫攻坚的新长征
披荆斩棘，更仿佛大地上的神谕，在灾难来
临时为众生祝祷。平均海拔2900米的达摩
山，山上的尼姑庵堂在暴雨洪灾中成为了
村庄精神的诺亚方舟，一群诀别红尘的女
性，在洪灾来临时于达摩山顶尼姑庵中祈
福，不仅仅是为眼前的洪灾，更是为众生的
四季平安、如意吉祥祝祷，达摩山因此具有
了更深的寓意，正如作者之顿悟：“我们所
处的地方，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高度，
更是一个修行场所的高度。”

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之上，作者梳理、整
合、淬炼着自己的精神世界。扶贫攻坚的长
征还在继续，隆隆袭来的洪灾暴雨也是刻
不容缓，这片倾注了国家大爱的土地、承担
着大家无数心血的土地，这片在壮美的春
耕中播撒了无数希望种子的土地，曾经吉
祥热烈的歌舞仿佛还在耳边，雅敦节古老

的农耕文化、绚彩的民俗文化仿佛还在交
织绽放，但洪灾依旧还是来了。而作者涅槃
一样的精神亦在同步归来的路上。“望着龙
王山上犬牙交错的崖壁，听着岷江河在万
丈深渊下咆哮，生命的敬畏感再次撞击着
我的心灵”，“我”，一个曾经哀怨颓唐的都
市女子，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涅槃为一个为
了百姓乡亲的安危而扑向暴雨和雷电的女
神。洪灾暴雨中，宏大、激烈而隽永的尾声，
为小说画上了几近完美的句号，而留给读
者的是绵绵不绝的惊心动魄与荡气回肠。

丰满的人物及情节呈现、鲜活的生活
情态展示、庄严的扶贫现场、深沉静谧的心
灵拷问，一切都如此新鲜而厚重，充满了人
性至真至深的感染力。作品洋溢而出的艺
术感染力，无限激荡着读者的心绪。

作品以扶贫主旋律作为主题，同样也
担负着更为深邃的文学命题，即对阴暗幽
微的人性之探寻。一个个体生命在乡村扶
贫的精神历程中，完成了自我心灵的突围与
重建。当“我”为世外桃源一样的山乡以及那
片土地上热爱生活的人们带去改善生活条
件的机遇时，这些人所给予“我”的，是更为深
刻广博意义上的灵魂洗涤与精神救赎。恰似
莎士比亚所言，“慈悲有时更像是甘露一样从
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
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

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多年前，雪山上
的青稞曾经为长征的部队奉献出母亲一样
的生命力量、信念与营养。而今俄洛村的大
地与乡亲，这个长征路上的高原小村，继续
度化着人心，涤荡着人性。作者于行云流水
的文笔中一路迤逦而来，最终揭示出扶贫
的双重隐喻，即党和国家这一波澜壮阔的
扶贫历程，在对乡村进行扶贫的同时，也对
扶贫者的精神成长进行了最为重要的锻造
与淬火，并将经由扶贫而使得自己精神深
处“被扶贫”的过程诠释得入木三分。这是
作者极为深刻的发现与表达，这样的思考
与表达，不仅是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心灵突
围，更是作者小说创作的精神突围，不止是
智慧，更是某种庄重的勇气，同时亦堪称此
类题材小说创作的艺术突围，深具艺术的
美学魅力与小说作品的审美高度。

作为主旋律创作的小说文本，作者呈
现出一种驾驭文字的天赋，无遮无拦、随性
而去，如一脉河流在时间中自在地倾泻流
转。河流中所蕴涵的内在意蕴，冷静或放
纵、轻盈或滞重，逐一为读者提供了诸般精
神延展的可能，作者慷慨地将自己交付于
文本，复将文本交付于读者，从而完成了一
种以扶贫攻坚新长征为主旋律、以文本为
精神担当的建构，展现出无限宽大的艺术
角度与心灵视域。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全新的
时代与纪元，曾经的长征路上，不止有刚刚
过去的脱贫攻坚的滚滚热潮，未来必定还
会有新的时代长征之旅。曾经的高原大地，
也势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为隽永深沉的
勃勃生机。而我们的目光也必将一再遥望
俄洛村、达摩山、岷江与龙王山，我们的作
家所要做的，就是以自己精湛的艺术手段、
深刻的精神思考，铭记时代洪流中恒久而
深情的这一切。显然，这既是作家的艺术使
命，亦是作品的美学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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